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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前，与少数民族朋友有过
许多交往，比如与两位回族朋友伍仲
文、王仲猷朋友就有过 10余年的深厚
交往,他还关心、交往、扶持和影响过
李辉英、端木蕻良、马子华、萧乾、金
丁、李乔、陆晶清和陆万美等一些少
数民族青年作家，其中不少就是共产
党员，其中,曾任北平左联常委、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文联副
主席、省作协主席的陆万美就是其中
之一。

陆万美（1910——1983），白族，曾
用笔名陆绿曦、陆陆，云南昆明人。中
共党员。云南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
北平大学。早年就受马列主义影响,20
世纪 20年代中期就从事革命文学创
作,在云南和国内进步报刊上发表诗
文和译作,揭露旧世界的黑暗,热烈地
表达了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革命理
想，在这段时间里,和艾思奇、聂耳等
革命青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27年后，他历任云南《民众日报》副
刊特约撰稿员，北平《世界日报》《蔷
薇周刊》编辑，北平左联常委、出版部
长，苏中四专署文教科副科长，南通
县科长，山东第 111师政治部副主任，
山东军区文工团、新四军文工团团
长，山东大学文艺系副主任、支部书
记，华东局宣传部文艺科长，上海军
管会文艺处副处长，1949年后任云南
省文化局局长、党组书记，省文联副
主席、省作协主席，政协云南省委常
委。192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5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
《杂院里的故事》《刘先生的皮鞋》《战
士行》，剧本《我们走遍祖国》，回忆录
《隽永的忆念》等。

陆万美与鲁迅总共见过 3 次面
（不包括听演讲），都是在 1932年鲁迅
从上海回北京省亲的 15天当中。鲁迅
1932年 10月 13日抵达北京（当时还叫
北平），除了探望母亲以及在北京的妻
子朱安之外，顺应当时的形势和大众
的需求，在北平左联的安排下，在北平
北大二院、辅仁大学、平大女子文理学
院、中国大学和北师大一共做了五次
公开演讲，即著名的“北平五讲”——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
感想》《遵命文学与革命文学》等，这是
要代表北平左联党的安排并以学校行
政或学生会名义邀请鲁迅，陆万美有
机会近距离接触了鲁迅，并聆听了鲁
迅的演讲、谈话与教诲。

对于鲁迅的演讲，陆万美很有感
触，他后来记录下来：“演讲的主要内
容，记得主要有二：一、是在打击当时
国民党反动派对侵略者的投降主义，

‘攘外必先安内’的奴才政策以及残害
人民的血腥屠杀，荒淫无耻的卑鄙行
径。同时也尖锐地揭发了一些御用学
者的欺骗言论：什么相信‘国际联盟必
会出面公正处理’，什么‘读书救国’等
等，实际都在骗惑人民走向幻想的岐
途，以削弱爱国主义斗争的力量。因
而，先生对于整个民族垂危的形势，根
据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加上先生
自已锐敏的观察，生动地予以发挥，对

各种各样的听众，都发生了深深刺痛
人心的警觉作用。先生并进而鼓励人
民:热爱祖国，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严
重形势，同时还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
’‘认真地、实际地’”准备和进行反抗
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二、是在文艺
战线上，针对着当时北京的“京派文
人”死气沉沉的亡国倾向，揭露他们口
口声声‘不问政治’‘为艺术而艺术’的
本质，实际是在‘帮忙、帮闲’，为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对于所
谓‘民族主义文艺’的阴险意图和卑鄙
活动，也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同时，还
公开地一一在当时，旁人从不敢公开
谈起，因为这可能引起被逮捕、杀头的
危险一一谈到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的情
况，如何在严重的迫害下坚持斗争的
情形。先生充满无限信心地解说:普罗
文学运动，是生根于中国社会最有前
途的工人阶级，又和广大人民有着密
切联系，任何的屠杀迫害，都不可能把
它摧残下去。几次演讲中又都涉及到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作家的自我改
造问题。这几次的演讲，对于当时日本
帝国主义已迫近榆关，锐利的刺刀尖
已冰冷地刺在胸口的华北人民说来，
确实起了重大的教育作用。很多中间
的和落后的人们，从此都有所惊醒和
转变。对当时的“北平左联”，也明确了
方向，开始纠正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紧接着展开了一个紧张活跃的新的斗
争期。”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
11 月 24 日在北平范文澜家中，见面
以北平左翼文化团体为鲁迅先生举
办洗尘宴会的形式进行。鲁迅在当天
的日记中记为“同席共八人”，这当中
就包括了范文澜、陆万美、张磐石、刘
惠之等，那天下午，鲁迅还在平大女
子文理学院演讲，到“天渐昏黑”，鲁
迅才来到，陆万美记得：“棉布门帘一
掀，先生很矫健轻捷地走进来了。多
年来衷心仰慕的，从形象到精神都很
熟悉的伟大先驱者，很亲近地站在我
们面前了，但身材比想象中要矮点。
先生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很快脱

去了陈旧的青灰色粗呢大氅，里面是
一身黑芝麻花布的薄棉袍。虽在冬
天，仍穿着胶底布鞋。这天，先生曾忙
了一整天，刚刚又做了演讲，但一点
儿也不显出老年人的疲惫和衰弱，却
是精神充沛，很像一个青年战士……
这晚，先生谈话最多，一边慢慢呷着
绍兴黄酒，品味着鱼虾蛤蚌之类的鲜
海味 (这是特为先生预备的江浙酒
席)，一边以低沉的声音，亲切地谈笑
着。记忆中，谈了许多上海左联的情
况，怎样坚持斗争，内部反关门主义
的问题，‘一·二八’后上海工厂文艺
活动和“工农兵通讯”活动情况。鲁迅
先生更非常关心北平学生运动和文
艺界的情况。我们谈了一些，先生冷
静地又极有兴趣地倾听着，并不时对
学生南下示威的爱国行动所给予国
民党的打击，异常满意地放声笑了，
就便也插入一两句对南京反动统治
狼狈相的讽刺，引得大家也痛快地笑
起来。听到北平‘京派文人’死气沉沉
的情形，先生愤愤地批评了资产阶级
艺术的堕落倾向，并且提议：‘在北
方，我们应该好好组织力量，办个刊
物。’并说，当时北平反动当局的压迫
手段，究竟比南方要差一些……在上
海却是《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
闻》等刊物，先后都被查禁了……谈
得夜很深了，大家要先生回去休息，
但他还仍有点不愿结束的样子……
另外一位同志又拿了一部小说稿给
先生，是端木蕻良写的。先生还问：

‘听说是一个女学生？’大家答说：
‘不，是男的。’引得先生笑起来了。”

陆万美与鲁迅的第二次见面是
在北平各左翼社团对鲁迅的欢迎会
上，也是一个晚上，在北海旁，参加
的还有陈沂、于伶、潘训、宋之的、李
昭野等。陆万美回忆：“这晚是正式
开会的。各文化团体依次汇报了工
作情况。鲁迅先生特别着重要了解
左联的，他自己后来发言也着重文
艺斗争这方面。他谈得很长，首先提
到文艺作家参加政治活动的问题，
他主张仍然应该用笔才是主要的战

斗方式 (当时因受机会主义的影响，
工作中确有一种简单化的偏向:党、
团、群众团体，几乎毫无区别，一律

‘散传单，写口号，飞行集会，游行示
威’，左联的人反倒也不写文章了)。
同时，他也谈到反关门主义问题，小
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的改造问题。
他主张作家要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
活，要尽可能深入工农，面向生产，
获得实际斗争的锻炼和体验。他反
对许多人把工人写成流氓的形象，
一开口就粗鲁地骂几句‘他妈的’，
好像就成了无产阶级。记得他……也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社会条件和政治
表现做了简明的解释。另外还提起:
组织上要他写一部反映中央苏区和
工农红军胜利战斗的长篇小说，材
料也搜集给他了，他自己最初也觉
得是一个非常光荣、重要的任务，极
愿意努力写出来。但经一再研究考
虑，仍然不敢下笔，因为究竟只有文
字上的材料，本身对那样的斗争生
活是不熟悉的，怕不能充分写好这
一伟大斗争，甚至写歪曲了。记得也
谈到 :他计划写一部反映辛亥革命
前后以至‘五四’前后的中国知识分
子的思想变化、发展的长篇小说，并
说 :‘以后年轻的一代，恐怕就不易
熟悉这些了’。鲁迅先生也给‘北平
左联’工作开展上一些具体指示，记
得主要还是提出 :纠正关门主义，如
何对某些要求进步的和作风严肃正
派的老作家进行团结工作，如何注
意发现及培养新的力量等。最后，还
是强调‘要好好办一个刊物’。”

几天后，出于对鲁迅“纠正过去
关门主义倾向”意见的尊重和落实，

“北平左联”在北海五龙亭举行了一
场茶会，除“北平左联”同仁外，还邀
请了郑振铎、朱自清等先生出席并且
毫无隔阂地个别交换了许多开展文
艺工作的意见。陆万美也因此第三次
见到了鲁迅。陆万美说“这样公开的
活动，在过去的左联从没采用过”。第
三次见面推动了“北平左联”以“北平
西北书店”名义所编刊的《文学杂志》
的诞生，在许多文艺界的前辈和青年
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下，刊物编印出版
了，鲁迅转回上海后也立即为刊物写
稿并发表在创刊号上。陆万美说：“刊
物出版后，他更为高兴，不断写信来
具体指导和告给我们上海文艺界的
一些重要情况，并不断寄给一些他所
编印的新书刊。正由于得到先生经常
的热诚关怀、许多文艺界同志的支
持，刊物才能克服国民党特务所给予
的各种各样阻碍和困难，坚持办下
去。每次编辑会议，常常是通夜不眠
的，大家仍感非常愉快……随着《文
学杂志》的出版，北京相继出现了许
多进步的文艺刊物……”

通过与陆万美的交往的“一斑”
里，我们不难看到作为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领军人物的鲁迅，怎样在为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工作的，这也
是晚年鲁迅为“革命”工作的令人难忘
的美丽图像。

红色印记

鲁迅与云南籍共产党员（下）
郑千山 张文勋先生是云南著名文艺理论家、

作家、诗人、《文心雕龙》学术泰斗。云大中
文学科的师生，无不受到先生的沾溉，可
先生却说，自己只是学术道路上“一个永
远未达到理想彼岸的跋涉者”。近日由中
华书局出版的《张文勋学术谱录》（2021
年 1月版）一书，记载了先生从上个世纪
初跋涉而来的人生之路、治学之路，先生
留在身后的那串“弯弯曲曲、断断续续的
脚印”，正是令后生心向往之的治学之道、
处世之风。读罢全书，感触良多。

1987年9月，先生小女儿张鹂考入北
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攻读硕士学
位，先生感到十分欣慰与高兴，作诗《与鹂
儿书斋合影》云：“斗室虽云小，胸中别有
天。神驰三界外，笔走万年前。学海知深
浅，书山识后先。青蓝相间出，翰苑谱新
篇。”其中“斗室虽云小，胸中别有天。神驰
三界外，笔走万年前”两联，正是先生书斋
生活的真实写照。

书斋虽然不大，但书斋中人却有囊括
宇宙的胸怀；先生虽身处西南一隅，但治
学的眼光却不可谓不卓远独到。在一些学
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纯文艺理论”时，先
生提出并全面深入地论证了“中国古代有
系统的文艺理论”这一观点，带给中国古
代文论研究的是从无到有的转变；在中国
美学研究方面，先生将其放置在中国历史
与思想的发展背景中，全面论证了中国美
学的特征在于儒释道三家美学思想的融
合；在《白族文学史》《云南地方文学史·古
代卷序》等著述中，先生一再指出，名副其
实的“中国文学史”，理所应当包容我国
56个民族的文学，如此才能反映我国文
学发展的历史全貌。这些观点的提出让我
们看到先生治学的开阔视野和广阔胸襟。

先生既以高屋建瓴之势观照文学研究
的重大问题，又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葆有
刻苦钻研的精神。他常用“斗室雕虫”来形
容自己的书斋生活，在自谦的含义之外，也
让人读出了先生对待治学的那份坐得住冷
板凳、耐得住寂寞的沉敛。先生曾在日记中
写道：“除上午去上课外，全部时间在家读
《诗经》，也仅只读了《云汉》等两篇而已。进
度甚慢，但贪快是不行的，还是踏实一些
好。事情就是这样，往往是想的多，做起事
来就不是那么便当，读书也是如此，故应大
处着眼，小处着手，不能眼高手低。是为
戒！”在耀眼的成果背后，先生付出的全是
独坐书斋的寂寞与埋头苦读的辛勤，那一
部部的巨著都是在这一点点的钻研中打磨
出来的。如今再回顾“斗室雕虫”的字眼，先
生埋头钻研的情形似乎就在眼前，一位学
者的背影愈发孤峭挺拔。

数十年间，先生担负着教学和行政两
头重担，同时还要照顾多病的妻子和年幼
的女儿，可就是在这样的多重高压之下先
生仍然笔耕不辍，每年都贡献诸多重要成
果。我一直不解先生是如何抽出这么多时
间进行学术研究的，并且在一次采访中忍
不住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先生笑着说：“其
实很简单，别人工作的时候我也在工作，
别人睡下的时间就是我做自己的研究的
时候。”先生说，从前住在云大西苑，38
平米的小套间里，灯常常亮到夜半。我不
曾有幸见到那盏灯光，可我知道，先生的
治学品格早已是一盏明灯。

1997年，先生访问台湾，写下长诗
《游太鲁阁峡谷翻越合欢山百句歌》，全诗
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其中有“人生曲折
路，心静自然怡”之句。先生曾说自己是跋
涉者，当他在人生的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
时，秉持的正是这种“心静自然怡”的平和
与不争。先生对治学一丝不苟，常常发出
与学界主流不同的声音，可在生活中，他

却从来不争。
先生常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曾

在日记中写道：“人生不可能永居高潮，高
潮是暂时的，重要的是日常平静的生活，
过好普通人的生活，保持平静而愉悦的心
态，淡泊些，再淡泊些。”面对外界的赞誉，
他总能保持一颗平常心。1993年教师节
之际，云南大学和中文系为先生举办了

“张文勋先生从教 40周年座谈会”，各界
人士纷纷出席，对先生表示祝贺。面对这
样盛大的庆祝活动，先生既感动也感到不
安，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应当默默无闻
地多做些实际工作，尽可能避免这类出头
露面的活动。物极必反，古有良训。我年近
古稀，荣誉声名，更应淡漠了。”先生就是
这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洗尽了世俗的浮
华，悠然于天地山川草木之间，不著于物，
而愈自高洁。

先生淡泊，却不冷漠，他对自己毕生
的教育事业充满赤子深情。云南大学文学
院张国庆教授是先生高足，他曾在《闪光
的师德》一文中回忆起自己与先生相处的
点滴。1984年初春，昆明骤降大雪，恰巧
那日下午有先生的课。还是研究生的张老
师那几日正感冒发热，猜想如此天气先生
未必会去讲课，便生出畏寒畏难之意，可
是又想万一先生去了自己没去就太难堪
了，经过反复斗争，张老师还是裹上了厚
重的大衣艰难前行。进了学校，人影稀疏。
转过几个弯，一抬眼，张老师却看见年近
花甲的先生已经站在教室外的台阶上了，
还笑着跟张老师打招呼：“病好了吗？大冷
的天，没好就不必来了嘛。”张老师说，从
那时起，先生伫立风雪等候学生们上课的
情景便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2009年先生荣获云南省第二届“兴
滇人才奖”，奖金 30万元。当时的 30万不
是一笔小数目，可先生毅然捐出所有奖
金，在云南大学成立“张文勋奖学金”，以
奖励后进。先生说：“我认为只有这样，这
笔钱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

先生经历过太多的曲折和坎坷，可他
从未抱怨，总是在无怨无悔地默默背负
着、奉献着，以他“毁誉加身不动情”的淡
泊走过泥泞与坑洼，又以“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深情回馈着每一寸土地。

先生是大理洱源人，千顷的洱海水域
从这里发源，每一个饮洱海水长大的白子
白女都受到洱源这片土地的恩泽。先生的
治学之道与处世之风，又何尝不是云大中
文精神的无尽水源？我何其幸运，能捧读这
本《谱录》，亲切感受先生跋涉的足迹，并从
先生的精神中得到无尽的沾溉与滋养。

云岭阅读

体味一位学者的学术跋涉之路
——《张文勋学术谱录》读后

赵佳佳

吟诗赏月过中秋
钱俊男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
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中春尽，鼓击
士鼓吹豳雅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
云。”欧阳詹的《长安玩月诗序》载：“秋云
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
五于夜，又月云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
取于月数，则蟾魄圆，故曰中秋。”

关于咏月，历史上不乏许多千古不朽
的篇章。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有脍炙人口的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今人不见古人月，今月曾照
古人时”“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
随”“不向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还自
散，明月落谁家”的杰作；杜甫也写下了

“寒沙蒙薄雾，落月去清波”“砍却月中桂，
青光应更多”“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
欲三更”的佳句；戎昱的“秋宵月色胜春
宵，万里霜天静寂寥”，岑参的“更深月色
半人家，北头阑干南斗斜”，王建的“月似
圆盛色渐凝，玉盆盛水欲侵棱。夜深尽放
家人睡，直到天明不炷灯”，徐凝的“皎皎
秋月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一年无似
如今夜，十二峰前看不眠”等诗句，也意境
深远，情真意切，词丽韵清，感人至深。

但中秋咏月诗里最为有名的当数苏
东坡的《水调歌头》一词：“明月几时有，把
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
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
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常向
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
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全
词字字珠玑，举杯问月，风流豪放，胡适曾
评道：“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出，余词

尽废。”可以说，这是历代中秋诗词中意境
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

南宋时，民间中秋赏月吟诗之风更加
兴盛，大词人辛弃疾的中秋词《太常引·建
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最为有名：“一轮秋
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
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
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
光更多。”虚中实写，慷慨激昂，神来之笔，
令人叹为观止。

中秋之夜，明月高悬，银辉洒地，一切
显得是那么的美好。文人墨客们说：“十二
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明代诗人
边贡写道：“月宫秋冷桂团团，岁岁花开只
是攀。共在人间说天赏，不知天上忆人间。”
然而，同是面对一轮皓月，抒发的情感却因
人、因地、因时而不同。举头望月，有人看到
的却是无限的愁绪。这类作品中，晚清两位
诗人的借月抒怀之作，尤其动人。樊增祥
《中秋夜无月》写道：“亘古清光彻九州，只
因烟雾锁琼楼。莫愁遮断山河影，照出山河
影更愁。”诗人对祖国的危局早已怀着深沉
的隐忧，如今又逢中秋夜天阴无月，更是缘
境生情，遂从反面立意，抒发对山河破碎的
愁思和感慨。鉴湖女侠秋瑾的中秋词《满江
红》写道：“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
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
楚，八年风味独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
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
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夫胸襟谁
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
音，青衫湿！”全词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基
调雄健高昂，感情热烈奔放，一代巾帼英雄
形象跃然纸上。

嫏嬛撷珍
《《红色家规红色家规》：》：修身齐家的精神蓝本修身齐家的精神蓝本

程应峰

家规是什么？是指一个家庭的行
为规范，通常是一个家族传承下来的
教育规范后代子孙的准则，也叫家训。

我国古人十分重视修身齐家和治
国的关系，很清楚地意识到，要建成一
个祥和安定的社会，需要有胸怀大志、
品学兼优、正直明理的人。所以，他们
把教育子女当作为人父母的重任，养
子必教。他们注重立志教育，着力于教
育子女树立远大志向，做一个正直的
人；也注重俭朴、廉洁教育，要求子女
勤俭为本，爱惜一布一饭，让他们明白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自
古至今，养子不教，不仅危害自身，也
危害他人，更危害国家。

我们平常所说的家风，就是遵循
家规而形成的家庭风气，包括为人处
事的态度和行为准则、价值准则。家风
是一种家族文化风格，它凸显的是家
族成员的精神风貌、道德品质、审美格
调和整体气质。

红色家规涵育出的是红色家风。
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共
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
践中，形成的家庭文明、传统习惯、行
为准则及处世之道，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道德、价值取向及作风在家庭
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王纪一所著《红色家规》（中国方
正出版社 2021年 1月版）一书，对当前
的家庭教育及家风建设颇具启示价
值。它以讲故事的方式，对毛泽东、周
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
陈云、李先念、董必武、彭德怀、刘伯
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
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进行有温度的叙述。全书
彰显了共产党人信仰坚定、忠诚老实，
廉洁自律、艰苦朴素，甘于奉献、严守
纪律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是中华
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
永不褪色的“传家宝”。

治国必先齐家，家庭的前途命运，
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是紧密相连
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既是国家
的功臣，也是治家的典范，他们作为党
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身居高位，保
持本色。对子女，从严教育，育德育才；
对妻子，相濡以沫，共同进步；对亲友，
公私分明，坚持原则。他们率先垂范、
言传身教的传家立德力行之举，堪称
修身齐家的精神蓝本。

毛泽东的“四不”：不介绍，不推
荐，不说话，不写信。体现了一代伟人
的行为自觉，更彰显一代伟人磊落坦
荡的胸襟。他对亲属族人如此，对子女
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期望子女自食其
力，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毛岸英从苏联
留学回国之时，毛泽东以父亲的身份
招待了儿子一餐，随后，便要他去食堂
吃大灶。接下来，又要求他去陕北农村
接受劳动锻炼，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并
去信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者做什
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
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
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晚辈不准
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只能出差顺路
时看看；来者一律住招待所；来者一律
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没有工作的由总
理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
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

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个人生活中
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去办；生活要
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
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
利，不搞特殊化等。从日常生活细节着
眼，对家人提出了严格要求，公私分
明，用心良苦。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严以治家的风范。

刘少奇给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
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0岁
学会骑自行车，11岁要会自己洗衣服，
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立出门。他
对最小的儿子刘源十分疼爱，但并没
有降低要求。相反，他有意让儿子到艰
苦的生活中去锻炼。比如刘源的中学
时期，每年暑假都在部队接受严格训
练，每天和战士们一样托着砖头练射
击，顶着烈日练刺杀，常常是汗水泥水
一身伤。巨大的训练强度，让刘源感到
有些吃不消，产生过放弃的念头。刘少
奇鼓励他，要克服困难，毫不松懈地继
续训练。

读《红色家规》，读出的是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子女，对亲属，对身
边工作人员严格教育、严格要求、严格
管理的一个个涤荡心性、深入灵魂的
故事，对当前党员领导干部的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无疑具有强大的导向指
引作用。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物化的东西
可以改变，但共产党人的初心始终没
有变过。可以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红色家规，永远是共产党人修身
齐家的精神蓝本，需要我们自觉地在
传承和弘扬，并且在身体力行中加以
发扬光大。

2021 年重点出版物《时代之
问：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新的社会
革命》，已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并
在全国发行。

该书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魏柳南
撰写，书中翔实介绍了中共十八大
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和
经验，是一本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
的通俗读物。通过大量故事和案例，
客观记述人民生活、教育发展、社会
保障、脱贫攻坚、人民健康、社会治
理等方面情况，为广大读者特别是
外国读者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提供
了有价值的参考。 郑千山

《时代之问：中国共
产党如何领导新的
社会革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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